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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张照片，数百份影像和录音素材，印证着日
军罪恶暴行的血泪史……63岁的陈厚志时常对着电
脑，梳理核实这些影像的时间、史实，守住历史足迹。

这是陈厚志无偿坚持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
者记录工作的第29个年头。如今，尽管两鬓已斑
白，视力也严重衰退，他仍然用心做着整理工作。

“这些是历史的证据，历史必须要得到最后的正
名。”陈厚志说。

陈厚志参与海南“慰安妇”调查，缘于已病逝
的“领路人”张应勇。作为《保亭文史》的写作者之
一，张应勇通过幸存“慰安妇”口述整理的多篇文
章受到很多关注，他渴望着能找到一名伙伴，通过
影像的形式一同调查取证，记录历史。

彼时，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茂农场海南省野
生动物养殖实验场当饲养员的陈厚志，是一名激情满
怀的文艺青年。1996年，一次机缘巧合，二人因摄影
结识，一拍即合，57岁的张应勇负责文字整理，34岁的
陈厚志则帮忙拍照和做些翻译工作，精通黎族赛方言
的他正好解决了这个方言区的沟通难题。就这样，他
们协作配合，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取证之路。

在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大多是黎族或苗族
妇女，在花季年龄遭遇了侵琼日军最为残暴、丑陋
的伤害。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时间里，这些饱经折磨的老人仍背负着“日本
娘”的污名，屈辱地活着。

“当时，老人们年事已高，但她们是这段隐秘历
史的见证者、受害者，虽然调查取证工作十分艰难，
但不做这些调查，以后无法提供证据。”陈厚志决心
踏上这条路，既为历史正名，也为洗净污名。

根据这些年的调查，陈厚志发现仅在保亭加
茂一带，至少有55人被日军强迫当过“慰安妇”，其
中25人在调查时还健在，但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
当年遭遇的寥寥无几。要让她们对一个陌生人讲
出心里不堪回首的惨痛往事，对于讲述者和倾听
者都是一次身心难以承受的煎熬。

这些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
群索居。为了让老人们敞开心扉，陈厚志和志愿
者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越来越
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军的兽行。

这些年，陈厚志背着相机奔走于村寨，往返调
查情况，摩托车都报废了3辆。陈厚志并不富裕，
但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的“慰安妇”，联系援助解
决她们的生活困难。“如果不是比亲人还要亲，老
人是不会开口言说的。”陈厚志说。

2001年，作为幸存的海南“慰安妇”受害者
代表，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海南籍8名黎族、苗族
阿婆第一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政府为被
告提起诉讼，陈厚志提供的资料成为呈堂证供，他
还陪同阿婆们赴日诉讼。但遗憾的是，多年的调
查取证和法庭对质，未能换来一个公正的判决。

2003年，陈厚志被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
心授予特约调查员证书；2013年，他被评为“感动
海南”十大人物。

从一名青年到如今年过六旬，这些年来，陈厚
送走了一名又一名“慰安妇”。他希望有朝一日，
能将多年来记录的影像资料举办展览，用守住的
历史足迹发声，穿越时光的阴霾，为那段历史中的
受害者，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公正。

20年前，《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原站长、纪实
摄影家黄一鸣先生，开始了有关海南“慰安妇”的主
题拍摄，直到2023年11月9日，海南岛上最后一位

“慰安妇”阿婆李美金在澄迈去世。最近，黄一鸣正
在筹备一个“慰安妇”专题摄影展览，参加国际摄影
艺术联盟主办的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摄影作品展览。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拍摄记录海南
‘慰安妇’的？”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问黄一鸣。

“我的‘慰安妇’专题创作始于2005年，那年是抗
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为了纪念
这个日子，我为《中国日报》采访拍摄了一组‘慰安妇’
的专题。当年在全国公开身份受日军蹂躏的‘慰安妇’
幸存者，主要分布在海南、山西、湖南等地。而海南人
数众多，事实也是如此，这就是我采访拍摄的主因。”

在拍摄过程中，黄一鸣做了不少功课，了解到日军
在海南的慰安所数量颇多，每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少
的10人，一般为30多人，而规模大的有100多人，如
黄流（今属乐东）日军机场军人乐园慰安所有21人，多
的如红沙（今属三亚）石欧家园慰安所有52人，崖县
（今属三亚）所辖的14个慰安所中共有400多名“慰安
妇”；人数最多时，那大市（今儋州市那大镇）有“慰安
妇”150人，感恩县八所市（今东方市八所镇）的“慰安
妇”有200多人，昌江县3个慰安所有400多人。

“在日军占领的16个县和1个建制市中，仅上述4
个地方就有‘慰安妇’1300多人，估计日军在占领海南
期间，先后逼迫各地妇女近万人充当慰安妇，她们大部
分死于非命，幸存下来到抗战胜利后的只有几十人。”
黄一鸣说，“这些历尽沧桑、受尽折磨的女性，带着身体
和精神的双重创伤，艰难而苦涩地生活着。2005年前
后，海南省内仅剩24位‘慰安妇’幸存者。”

“除了出书和办影展，您还通过什么方式展示或
分享您的这些摄影作品？”记者问黄一鸣。

“2005年，首次在国内举办了《慰安妇》专题摄影
作品展览，纪念抗战胜利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这
是全国第一个这个题材的摄影展览。2007年，由中
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海南“慰安妇”》摄影集；2015
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原告——日军侵琼受
害者》报告文学图文书。在国内北京、上海、山西、丽
水及芬兰国、德国等国内外举办相关展览。”黄一鸣
说，“我的大量‘慰安妇’照片还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慰安妇’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永久
展示。”

2015年9月2日，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之
际，黄一鸣还向海南省档案馆捐赠了海南“慰安妇”
受害者影像资料。

黄一鸣拍摄的“慰安妇”，全都以黑白照片的效
果呈现。

作家韩少功说：“他（黄一鸣）用黑白语言发掘历
史，记录了日军侵华时期‘慰安妇’的悲怆命运，对暴
力和强权再一次给予了无声的控诉。虽是无声，但
我们可以从很多镜头中听到作者的一声叹息，听到
作者全身血涌的呼啸之声。”

美籍华人、著名评论家陈建中认为：“黄一鸣的
海南‘慰安妇’摄影专题所作的正是用图像和文字的
结合向世人揭示那些战争受害者被忽视的痛苦。”

评论家王瑞称，黄一鸣的海南“慰安妇”纪实摄影
作品的耐人寻味之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控诉上，在
历尽万劫的战争受害者人身上，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
间默契的互动及情感介入，其意义超越过了单向的历
史事实，使一部《海南“慰安妇”》的故事成为日军侵华
造成20万中国“慰安妇”惨痛命运的历史缩影。

“您在拍摄记录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记
者问道。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也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总要
有人持续不断地为这些老人伸张正义，要让我们的
下一代记住这一段历史，勿忘国耻，因为‘忘记历史
就意味着背叛’。如今，这些老人都已经全部去世，
但历史不应也不会忘记她们。”黄一鸣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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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的平静生活背后，陈金玉
（1926—2015）忍受了怎样的一种欺凌和
痛苦。 黄一鸣2005年摄于保亭

2005年，黄一鸣采访拍摄海南“慰安
妇”时的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2008年，陈金玉等
8位海南“慰安妇”幸存
者的照片悬挂在说明会
现场。 陈厚志 摄

2008年，日本法庭宣判败诉
后，律师团向陈金玉（右二）进行说
明，陪同翻译者为陈厚志（左二）。

受访者供图


